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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乙

“

肾主虚
,

无实也
”
辨析

宋代医家钱乙以幼儿肾气未充为据
,

倡
“

肾主虚
,

无实也
”
之论

。

制六味地黄丸作为儿科补肾要剂
。

此方

经刘完素
、

李东坦
、

朱丹澳
、

薛己等医家化裁承用后
,

赵

养葵等温补辈又推波助澜
,

遂为直补真阴之圣药
。

钱乙

所倡幼儿肾气虚而不实之说也被套用到成人肾的病理

方面
,

作为肾病的普遍规律
。

从此
,

肾病有虚证无实证

之风大倡
。

钱乙也被奉为肾无实证说之鼻祖
。

近年来
,

虽有论述肾实证之文间世
,

但均回避钱乙此论
。

笔者披

阅 必小儿药证直诀》
,

认为把肾无实证说溯源钱乙是误

解
。

深感对
“

肾主虚
,

无实也
”
有重新认识的必要

。

1 钱乙论小儿肾病分虚实

钱乙以虚实为纲
,

分论小儿肾病
。

在肾虚证方面
,

他指出
“

无精光
、

畏明
’ ,“
年大而自不合

’ , “

目白睛多” 苍

白色瘦
” “

多愁少喜
”
为其主证

。

认为先天察衰是导致小

儿肾虚病证的主要因素
,

并以六味地黄丸主治
: “

儿本

虚怯
,

由胎气不成… … 或有因病而致肾虚者
,

非也… …

地黄圆主之
” 。

详观是书
,

钱乙论小儿肾虚病证
,

既有专

论 (如 《肾虚 》
、

《解颅 )))
,

又有散述
。

重视父母肾精 (先天

察赋 )在幼儿肾虚发病过程中的决定作用
。

在肾实证方面
,

钱乙指出热毒犯肾可出现疮疹黑

陷的危候
: “

若疮黑陷
,

而耳
、

散反热者
,

为逆也” 归肾

而变黑者
,

难治也
” 。

为何难治 ? “
肾气大旺

,

脾虚不能制

故也
” 。

虽拘于五行生克之理
,

但此症的病机是由于热

毒炽盛
,

播灼肾水已跃然纸上
。

由于邪盛是主要矛盾
,

故钱乙用百样丸峻泻肾经热毒
,

而不用地黄丸大济肾

水
: “

若黑紫干陷者
,

百样丸下之
”

除此之外
,

钱乙还指

出
“

水肿而喘
’ ,

是水邪犯肾
,

肾病及肺的肾肺两实证
。

可

见钱乙不仅分述肾虚
、

实病证
,

且出补肾泻肾之方
。

而

后世某些医家把
“
肾主虚

,

无实也
,,

作为论证肾有虚证
、

无实证的理论依据
,

实有悖于钱乙学术原旨
。

2
“

肾主虚
,

无实也
”
是言小儿生理常态

“

肾主虚
,

无实也
”
究竟何指 ? 欲明此理

,

当在全面

理解钱乙学术思想的基础上
,

根据省直诀》全篇内容
,

并

结合
“

虚
” “

实
”

的含义全面考虑
,

仔细辨析
,

方能悟出真

谛
。

某些医家对
“

肾主虚
,

无实也
”
中

“
虚

” “

实
”

的理解

是以《素间
·

通评虚实论》 : “
邪气盛则实

,

正气夺则虚
”

的病理概念为依据的
。

但除了此含义外
,

尚有以正气充

盛与否来分虚实的
。

如 《素间
·

上古天真论 》 : “

丈夫八

岁
,

肾气实
” ,

《素间
·

八正神明论 》 : “

月脚满
,

则血气

实
,

肌肉坚 ,月廓空
,

则肌肉减
,

经络虚
,

卫气去
,

形独

居
” 。

可见
,

虚实的含义有生理
、

病理之异
。

那么
, “

肾主

虚
,

无实也
”

中的
“

虚
” “

实
”
究竟何指 ? 笔者认为是言生

理而非病理
.

此语出自《直诀
·

五脏所主》 ,

钱乙首先指

出五脏的生理特性
: “
心 主惊

” 、 “
肝主风

” 、 “

脾主困
” 、

“

肺主喘
” 、 “
肾主虚

,

无实也
”
(
“

惊
” “

风 ,’’ 困
” “

喘
” “

虚
”

“

实
”
不能作病症理解 )

。

接着围绕这些生理特性示例各

脏 (肾除外 )病理情况下的虚实主症
。

为何钱乙在指出

肾这一生理特性之后
,

不再示例肾虚主症呢 ? 因已言
“

肾主虚
”
在先

,

如再举肾虚主症则易与生理性肾虚混

淆
,

故只举例肾实主症
。

且在
“

肾实也喻加
`
惟疮疹

知
三

字以示前后二个实含义有别
: “

肾主虚
,

无实也 (生理 )
。

惟疮疹
,

肾实 (病理 )则变黑陷
” 。

至于肾虚病症一部分

列在《五脏病 》中
,

其余在《肾虚》
、

《解颅》等篇中专题讨

论
。

若
“

肾主虚
,

无实也
”
指病理特性

,

则应把肾虚主症

紧例其后
,

否则有悖常理
。

更况若既云肾无实证在先
,

紧接着又说
: “
惟疮疹

,

肾实则变黑
” ,

岂非以 己之矛攻

己之盾 ? 拙见以为《五脏所主》
、

《五脏病 》是带直诀》全书

的
“

总论
” ,

书中脏腑证治皆以
“

总论
”

为指导
。

在总论中

首先阐明五脏的生理特性
、

主症特点
,

就能起到执简驭

繁
、

纲举目张的作用
。

“

肾主虚
,

无实也
”
是指生理的另一依据

,

便是钱乙

对用百祥丸攻逐肾脏热毒的解释
。

因小儿肾气阴未充
,

故肾病不宜泻
,

以免更虚其脏
。

然热毒燎原肾经又当痛

击峻泻
,

以救未亡之肾水
。

但此时若直言海肾皿理论上

犯虚虚之戒而难以自圆
,

故钱乙将百择丸伐肾之功转

嫁于泻膀耽腑
: “

所用百祥丸者
,

以泻膀耽之腑
,

腑若不

实
,

脏自不盛也
,

何以不泻肾? 日 :

肾主城
,

不受鸿
” 。

此

番医论
,

为钱 乙视小儿肾虚为生理常态提供了有力的

证据
。

还指出
: “

气伤于毒
,

血伤于热
,

热毒攻之
,

虚脏所

受
,

何脏为虚? 盖小儿肾之一脏常主虚
,

不可令受热毒
,

攻及肾脏
。 ”

另外
,

根据《直诀》所附病案中患儿年龄的统计分

析
,

也可佐证
“

肾生虚
,

无实也
”
是言小儿肾生理常态

。

《直诀 》所附病案 23 例
,

患儿年龄最小者 3 个月
,

最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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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 9岁 (仅 1例 )
。

众所周知
,

此年龄段的幼儿因肾气未

充
,

稚龄无欲念
。

随着年龄渐增
,

肾气盛
,

天癸至而出现

女子二七而月
、

男子二八而精气溢泻的生理现象
。

而肾

气盛向以女子初潮
、

男子首次遗精为标志的
。

可见
,

在

女子二七
、

男子二八之前
,

肾气不实乃幼儿生理常态
。

“

肾主虚
,

无实也
”
是钱 乙针对幼儿肾气阴未充这

一生理特点而发
。

本源一清
,

群疑冰释
。

由于《直诀》非

钱所 自订
,

而是出自阎孝忠之手
。

书中文义悬隔
,

前后

不伦
、

理药相悖之处甚多
。

这给我们理解
“

肾主虚
,

无实

也
”

之真谛带来了许多困难
。

早在金元时期
,

张子和就

告戒 曰
:

该书
“

为阎孝忠所乱
,

有识者宜择而取之
” 。

所

以
,

对
“

肾主虚
,

无实也
” ,

应根据钱乙整个学术思想
,

结

合幼儿肾气未充
,

天癸未至
,

稚龄无欲念的生理特性来

理解
,

方不会望文生义而出现采亥之误
。

广西中医学院 (南宁 5 3 0 0 0 1) 章增加 胡依平

通阳助孕话羌活

羌活体轻
,

气清而不浊
,

善于解表
、

祛风胜湿止痛
,

其与独活相比
,

功能偏上而以气胜
。

其味辛性温
,

芳香

苦燥
, “

升而能沉
、

雄而善赦
” ,

条达肢体
,

攻彻邪气
,

其

不仅为足太阳膀胧经的引经药
,

而且宣肺
、

调肝
、

入肾
,

在解表药中独树一帜
。

历代本草皆言其入肾
,

理肾经风寒
,

其苦燥之性能

宣达湿郁而使阳胜 ; 能鼓舞肾阳
,

宣提督脉阳气
,

其辛

温通络
、

奔腾走窜之势
,

又能兴阳道
,

利精关
,

古人谓之
“

气雄
” ;

其能散能行
,

入肝而通伍脉
,

其条达肝气
,

辛散

肝郁为一般医者忽视 ; 又有通畅气血
,

升阳举经
,

宣子

宫之湿痹络癖
,

理带脉之折伤虚损
,

暖子脏
,

安胎孕
,

有

通阳助孕之功
。

其于阳郁者
,

能通 ; 阳陷者
,

能升
;
不孕

者
,

能助其孕 ,已孕者
,

能保其长
。

《傅青主女科 》所载名方保产无忧散
、

保产神效方

中用羌活同黄蔑
、

当归
、

冤丝子等益气养精血之品相

配
,

共助胎儿生长
。

此方不仅能保胎
,

又能纠正胎位不

正
,

催产
,

这与方中配用了辛温通达的羌活不无关系
。

山东名医刘惠民所遗
“

十珍益母膏
”
及市售妇科 良药

“

玉液金丹
”
不仅调经止带

,

还可用于治疗女子不孕
,

方

中均在大队调经养血之品中配用了羌活
,

以暖宫
,

通阳

助孕
。

祝湛予教授及王竹民氏治疗不孕症的专方
“

广当

羌益钓紫汤
”
及

“
助孕汤

”
亦用羌活同当归

、

益母草相

配
,

以宣通任借
,

宜湿达郁而助胎孕
。

北京谢海洲氏治

疗阳痪
、

早泄用韭子丸合五子衍宗丸加减
,

而妙在方中

加羌活一味
,

以宜通阳气
,

辛散雍滞
,

且与车前仁相配
,

一清一泄
,

使全方补而不滞
。

可见羌活在男女科的运用

中不仅局限于因湿而致者
。

余浸淫医道
,

继承贤哲经验
,

在实践中屡有运用
。

余用熟地治阳屡
、

早泄
、

女子不孕等证
,

必伍以少量羌

活 (熟地用量一般在 15 9 以上
,

羌活一般用 6 9 )
,

二者相

配
,

一阴一 阳
,

一轻一重
,

一清一浊
,

一升一降
,

辛燥厚

重相合
,

可升发 肾中清阳之气
,

并能制约熟地滋腻之

弊
。

其他如配淫羊着
,

刚燥助阳
,

强英雄之势而不过火 ;

配当归
,

辛润通肾气
,

活血通络
,

可助精液液化
;
配生艾

叶
、

制香附
,

条达肝气
,

暖宫助孕
。

且诸邪兼湿
,

每致病

情缠绵
,

用羌活兼可祛湿化浊
,

湿去则阳易复
,

另外
,

羌

活芳香快达
,

易于发挥
,

与滋补柔静之品相合
,

似有
“

催

化
”

药力之效
。

余 1 9 9 2年 4 月间诊治一阳赓患者
,

年 34

岁
,

干部
,

间断服药达 3 年之久
,

虽迭进温肾壮阳之品
,

阴茎仍举而不坚
,

龟头湿冷
,

余接诊后
,

察得患者除一

派 阳虚见症外
,

兼腰背酸楚
,

头昏重不耐正直
,

此乃阳

虚兼阳郁故也
。

非通其阳而 不能扶其正
,

乃疏《金医 》肾

气丸合杜仲
、

续断
、

拘祀子强其阳
,

补其虚
,

少加羌活通

阳
,

柴胡达郁
,
3 剂后始效

,

连服 20 余剂
,

头清举正
,

阳

痪得愈
。

总之
,

羌活入肝肾
,

通郁痹之阳
,

宣任督
,

助后天之

孕
。

用于通阳助孕时
,

用量一般 g6 以下为宜
.

以上管

见
,

值得一试
。

四川省阂中县人民医院 (四川 6 3 7 4 0 0) 贾 鹏

肾炎蛋白尿应慎用黄蔑

临证用黄蔑
,

减少尿中蛋白
,

有一定疗效
。

但是
,

由

于 肾炎蛋白尿病机复杂
,

笔者认为
,

应在辨证墓础上选

用黄蔑
。

蛋白尿的产生
,

是由脾肾两虚
,

精微下泄或湿热毒

邪
、

湿浊
、

血察等导致脾肾功能失调所引起
。

黄茂
,

甘温
,

入脾肺经
,

功能补气升阳
,

益气固表
,

托毒生肌
,

利水消肿
。

本品升阳助火
,

内有实热
,

肝阳上

亢
,

气火上冲或湿热阻滞
,

表实邪盛者
,

须当忌用
.

实验

证明
:

黄蔑对虚证明显的抗肾抗体性肾炎病兔
,

可使尿

蛋白减轻至消退
。

但是实验又证明
,

黄茂对肾炎
“
虚证

不太明显
,

用之则病兔反而加重局部的抗原抗体反应
”

(申志强
:

中医肾脏病学
.

河南科技出版社
.

199 0
.

)
。

因

此
,

欲用黄蔑减少尿中蛋白
,

要辨证选用
,

不可视之为

减少尿蛋白的要品
。

对于虚实夹杂者
,

要注意实邪的轻

重缓急
,

斟酌黄蔑的用量
.

笔者在临证时
,

每遇肾炎蛋白尿患者
,

从不轻易使

用黄蔑
,

这是从失败的病例中总结的经验教训
。

如治谭

某
,

男
,

56 岁
,

19 82 年 4 月 3 日诊
。

患者
“

肾炎 ,’6 月余
。

现症
:
面部浮肿

、

气短
、

腰酸
、

头晕
、

口咽干燥
、

舌红苔薄

白而干
,

脉沉弦
。

素有
“

冠心病
”
史

。

尿检
:

蛋白( 十十十


